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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译一个字奖励10万元，复旦大学出土文

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员蒋玉斌在6年前凭

借对甲骨金文“蠢”字的释读获全国首个10万

元奖励。昨天，第二批甲骨文释读优秀成果获

奖名单公布。该研究中心教授陈剑凭借对甲骨

金文的“徹”字异体考释捧回第二批甲骨文释读

优秀成果一等奖，同获10万元奖励；副研究员

谢明文凭借对“揚”字异体考释捧回二等奖。至

此，该中心已是全国获得甲骨文释读优秀成果

奖最多的科研机构。

文字释读是古文字学中最基础，也是最具

难度的工作。放眼全球，这一研究的核心圈不

到百人。对该中心的学者们而言，拿奖并非最

终目标，“作为学者的荣誉感超越一切”。该中

心的所有老师都期待着，有更多青年可以投身

这项有趣的事业，采铜于山。

“释出一字好比发现新行星”，
高奖励背后是高门槛

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位于

光华楼西主楼27层。这里往来的师生不多，但

每到深夜，自习室里总亮着灯光。

和玄妙奇诡的甲骨文对话是一种怎样的体

验？这些古文字研究者说：这项研究复杂又纯

粹，复杂在于需要根据文字的形、音、义的流变

抽丝剥茧，不断接近真相，仿佛“断案”；纯粹在

于即便钻研多年，从已知推求未知，也常常是用

力多而成功少，但乐趣亦在此。

2016年，中国文字博物馆发布通告，对破

译未释读甲骨文并经专家委员会鉴定通过的研

究成果，单字奖励10万元。今年公布了第二批

优秀成果。

“甲骨文考释并非简单看图说话，仅凭想象

就能说服他人。”在陈剑看来，出土文献与古文

字研究，是一个比时间、比体力、比脑力的“竞赛

活动”。简言之，这是一项高门槛的研究。其中

甘苦远非一字万金所能概括。

“自1899年王懿荣发现甲骨文以来，学者

探查到存世商周甲骨在16万片以上，已发表的

8万多片，上面共发现不重复的单字近4000

个。其中已识字大约是1160个，不到三分之

一；仍有2000多字有待破解，其中大多都是难

啃的‘硬骨头’。”蒋玉斌介绍，学者过去强调文

字考释的重要性和难度，所谓“释出一字，好比

发现一颗新的行星”。

比如，由于时代久远，有些古文字与后世汉

字的联系已经十分隐晦，难以寻绎。就三千多

年前的甲骨文来说，多数契刻在甲骨上，不同刻

手的刻法也会造成字形的个体差异，为后世考

释者增加了难度。古文字学者要做的，不仅是

考释出古文字的读音，还要读懂它的含义，用文

章将一个字解释清楚。

陈剑说，古文字研究是“你付出过多少努力，

看了多少本书，研究到什么程度了，文章写出来

大家一读便知”。也正因此，“买书、看书、写书”这

三件事，是整个中心学者学术生活的共同点。

做古文字的今世知音，跋涉万
难在所不辞

要对一个古文字“完全考释”，是极难的事

情，而要做古文字的今世知音，研究者除了要攀

峰越岭，更要勤奋自励。

谢明文出生于1982年，却是同事口中的

“老谢”。原因就藏在为科研的争分夺秒中。这

还得从中心的著名学者裘锡圭先生说起。裘锡

圭先生是近几十年考释重要古文字最多的学

者，从前，每当同事在水房遇见他打水，总会自

觉地让他先打，只因“老裘时间紧”。这一度传

为佳话。而谢明文对时间的珍惜，在同事眼中

堪比裘先生，于是也被大家称为“老谢”。陈剑

说：“久而久之，就连裘师母，都叫他老谢了。”

其实，这种忘我研究、不断学习是古文字学

研究的常态。虽“用力多而收获少”，但学者们

乐在其中。陈剑走路时总是戴着耳机，只为听

朗诵的古书典籍。古代早期知识大都口耳相

传，在听古书诵读中，他揣摩体会古人的语感，

了解古人的用字、用词习惯，培养对古书的感知

和熟悉度。陈剑回忆，读博期间，半夜里突然灵

光一现也是常有的事情。于是，他的床上总少

不了一根铅笔。每当灵感“突袭”，他就会立刻

在墙上记录，待到天明再细细整理。正是日复

一日的坚持，才有了如今的成绩。

陈剑感慨：“当终于取得突破后的成就感、

满足感带来豁然开朗和欢欣畅意，之前跋涉书

海的艰苦历程，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越往后越难的“冷门绝学”期待
更多青年加入

古文字学，在整个汉语研究中又称“小学”，

也被称为“冷门绝学”。即便是从事研究的专

家，也直言这是一门清苦、需要久坐“冷板凳”的

学科。

譬如，为了研究一个字，学者们常常需要解

释一串字，需要调用毕生所学，兼用语言学、历

史学、考古学等综合知识背景，架起一座从已知

到未知的桥梁。陈剑说，为了一个字，一篇文章

写两三年，写上几万字，再寻常不过，“如果缺乏

兴趣，缺乏持之以恒的毅力，很难取得新突破”。

他也坦言，随着不断有古文字被释出，这是

一门越往后难度越大的学科。也正因其难和

苦，学者们最担心的，莫过于学术研究的断层。

从“冷门绝学”到生机勃勃，复旦大学一直

在努力。有别于大众对古文字研究埋首故纸堆

的刻板印象，复旦大学的古文字学正成为一门

有生机、有温度的“新兴学科”。譬如，中心大力

发展计算古文字学，通过跨学科合作，让这门古

老的学科焕发新的生命力。

2023年2月，中心3位90后博士打造的“缀

玉联珠”甲骨文缀合信息库上线。库内集合

6400余条现有信息，为研究者省去了大量查阅

资料的时间。当前，中心正抓紧筹备甲骨文著

录信息库。又如，自“强基计划”启动以来，中心

进一步优化学科体系，新增十门本科课程，还进

一步提升了研究生教学质量。

在陈剑看来，对个人来说，选择做学术研究

的同时就是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做古文字研

究，或许不能发达富贵，却能收获滋养一生的宝

贵品质，譬如认真细致、一丝不苟的习惯，譬如

勤勉求真的性格。”陈剑说，这些品质都是他从

裘锡圭身上感受的。

“认认真真做学问，老老实实做人，尽心尽

力帮学生。”这样的思想正在传递给更多人。如

今，在古文字学中心已有18位研究人员，70后、

80后有13位，是团队的研究主体和中坚力量，

其中8位在中心读博后留校工作。这支不断吸

纳新鲜力量的队伍，还在吸引更多青年继续创

造与古文字对话的更多“奇迹”。

破译一个字奖  万元，复旦大学三位学者获甲骨文释读优秀成果奖，居全国首位

跨越千年，他们为古文字“断案”定身份

刚刚过去的2023年，短视频渠道一跃成为

仅次于平台电商的第二大图书销售渠道。昨

天，有业内风向标意义的2024北京图书订货会

拉开帷幕。北京开卷发布的《2023年图书零售

市场年度报告》显示，去年短视频电商依然呈

现高速增长态势，同比增长70.1%，成为带动整

体零售市场增长的主要动力。与此同时，短视

频渠道几乎击穿了图书行业的折扣底线，一些

直播间里，许多书“9块9包邮”，甚至“1元贱

卖”。

报告数据表明，2023年图书零售市场码洋

（图书定价总额）同比增长率由负转正，恢复增

长态势，同比上升4.72%，但零售市场的实洋（实

际销售金额）同比下降7.04%，和码洋的正向增

长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一差距背后直接指向折

扣的变化，2023年图书零售折扣从2022年的6.6

折下降至6.1折。卖得多，却不一定赚钱——当

零售赛道越来越“卷”，对书业究竟是好是坏？

“ 元贱卖”伤害了谁

近日热文《董宇辉个人号首播，半个书业都

在蹲守他留给图书的20分钟》下有条评论：“为

啥这标题看着就很心酸”……“扎心”留言背后，

是出版业“苦直播间低价久矣”。

此前东方甄选App会员店因“5000本好书1

元领”引流事件争议不断，直戳从业者痛处，让

众多出版人五味杂陈。浦睿文化创始人陈垦公

开“炮轰”此举——“这个事情不在于金额大小，

而是更深远恶劣的影响。只会靠突破底线的低

价竞争的互联网商业逻辑是国人之耻。”有网友

表示：“谷贱伤农，书贱伤作者、译者、编者、编

辑、营销、封设、校对、印刷、发行、书店员……图

书的文化价值不应被如此轻视。”

直播电商时代的来临，让“破价”似乎成为

日常。类似“9块9包邮”兜售喊多了，书籍很容

易被烙上廉价标签。随着低价一路“破防”的，

是爱书人的尊严与信念，还有从业者的市场信

心。有资深编辑直言，如果整个行业都被“低

价卖书”这辆“战车”捆绑拖着走，出版人的创

造积极性以及内容产出的高质追求，都恐遭严

重损害。

也有声音认为，“1元卖书”本质上是送书，

是出版方与电商平台资源置换和相互引流的营

销手段，不必上纲上线。但置换背后，一些主播

以低价卖书赚尽了噱头和流量后，再用这批低

成本、建立在出版行业之上的流量，带动客单价

更高的商品，卖书成了彻头彻尾的噱头。无底

线比价和对大众消费习惯的媚俗，只会变本加

厉压缩图书行业本就严峻的生存空间。

“虚假繁荣”带不来长尾效应

业内观察指出，直播间给图书零售市场带

来的一大显著变化是头部效应愈发明显——销

量前1%的品种能为市场贡献近60%码洋，销量

前5%的品种能为零售市场贡献80%以上码洋。

但“高贡献码洋”不等于“长周期热销”。北

京开卷常务副总裁杨雷表示，虽然在短视频渠

道销售比例高的品种增多，但从销售生命周期

来看，新书在短视频电商渠道的销售时间更

短。只销售1个月的图书品种占比达16.4%，首

次动销6个月后就不再动销的品种占比超60%。

换言之，图书出版的困境，并未因直播电商

飞速发展发生根本性改善，短期销量上涨的“虚

假繁荣”并未真正带来长尾效应，而是留下一地

“即卖即抛”式焦虑。尤其是少儿图书，占据了

短视频渠道码洋比重近40%。但出版人依然无

法割舍这一阵地，更深层次的隐忧在于，出版行

业主客观上很难改变定价机制，也缺乏谈判优

势和能力，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为什么不少

图书有了越来越多销售渠道，但出版机构的利

润却越来越微薄。

除了收益不确定性，短视频卖书自身内容

生产也鱼龙混杂。比如，一些博主并不花时间

选书读书，依赖“套路”借挪摘抄梗概简介，加上

情绪化标题，如“让你脱胎换骨的小说不能不

看”“20岁女生最应该读的书”等，高度雷同的文

案能否吸引真正的潜在读者不免打上问号。

让小众书也有“能见度”

有编辑UP主坦言，童书、鸡汤励志类书籍

对自媒体人来说更易起号，利润空间大。相对

冷门小众的人文社科类图书，内容有门槛，有兴

趣的读者市场有限。如何真正跳出简单的价格

促销，从用户需求层面有所创新，从而进一步撬

动垂类产线的市场增量发展？

在上海译文出版社2024年阅读风向推介会

现场，该社营销部主任丁丽洁认为，读者在流量

时代下的买书行为和心态产生了变化——以往

是非大促不买，如今则是“种草”成功便下单。

“种草”不分线上线下，更在于“你是不是懂我的

需求”“是不是长在我的审美上”。因此，除了头

部“金字塔尖”博主动辄一场直播卖出几千甚至

数万册图书，分布在抖音、视频号、小红书、B站

的更多“腰部”读书博主，逐渐成长为阅读推广

的中坚力量。

不少博主更希望通过阅读服务构建美好生

活，让用户感到花在一本书上的每段时光都值

得。前年开始做直播的“大刘读书”积累了10万

多粉丝，“数量不算头部，但黏性够强，很多一年

以上的老粉，互动深入”。他也不回避难点——

“粉丝购书越来越理性，读书博主越来越难做。”

比起卖书数量，令他更有成就感的是挖掘出《批

判性思维》《筚路维艰》等一批小众图书并加以

个性化讲解，在知识传播领域寻求深度与易读

性的平衡，显著提升了冷门书籍“能见度”。

“只有写书和做书的人远远不够，还得有人

能说出它们的好处，并把好书送到合适的人手

中。”读书博主“编辑渡边”形容自己是“书的信

使”，去年他在B站介绍诺奖得主古尔纳和科尔

姆 · 托宾《魔术师》的视频播放量都超10万次。

“本以为纯文学内容不会有太多人看，但收到了

很多正向反馈和感谢私信，说因为看了我的视

频，燃起了读某本书或喜欢上某个作家的兴趣，

成就感油然而生。”

不难发现，越来越多博主从读者真正的需

求切入，看重对书籍重点、难点、价值的讲解，而

不仅仅以佣金或促销节点为出发点。博主“少

说话多看书”主推图书盲盒，读者可以像“点菜”

一样描述阅读需求和困惑，他提供开书单的“定

制服务”。“之前也有出版社、实体书店做图书盲

盒，多少带有自救意味，或兼具宣传属性，追求

的是标准品，实现流程标准化，从而降低成本。”

但他更侧重挖掘用户个性化需求，“效果也很明

显——受众成交意愿强，阅读交流互动指数和

复购率更高。”

短视频一跃成为第二大图书销售渠道，几乎击穿出版行业折扣底线

零售赛道越来越“卷”，对书业究竟是好是坏

“放过翻译题材吧，本人是翻译工作从业者”——在日前开播的《我们的

翻译官》评论区，一条评论获得了高赞。然而，根据某第三方数据监控平台

提供的数据，《我们的翻译官》播放热度仅次于《繁花》，位列第二。

一边是观众吐槽不断，另一边是该剧播放热度不低，某种程度上说明虽

然已经时至2024年，职场剧拍不好现实职场与人际关系、给人强烈的“悬浮

感”的现象依然突出。在这类题材剧中，事业和爱情本应是相互促进、螺旋

攀升的效果，但“换个‘皮’谈恋爱”的痼疾始终没有根治。对于这种现象，山

东艺术学院副教授李磊曾撰文指出：问题的关键在于影视创作者对所涉行

业一知半解，缺少深度，强行植入脱离现实的矛盾冲突。

熟龄男女的情感拉扯为剧集加分

破镜重圆式的爱情故事，是不少观众的“心头好”。《我们的翻译官》讲述

的故事就是这个类型：八年前，林西为了完成母亲的职业梦想，放弃了与肖

一成的爱情，逐渐成为一个声名在外的资深翻译；八年后，肖一成已经是一

家开发人工智能翻译系统的公司的首席技术官，并且意外成为林西的“甲

方”。于是这种交织着事业纠葛与未断情缘的关系，让两个人所立之地立即

成为“修罗场”——外人以为“初次见面”的肖一成、林西，每一句看似普通的

对话，实际上都暗藏机锋，充满了讽刺和攻击。但越是这样的互相针对，越

是暴露出彼此都还没完全放下：肖一成发现林西身体不舒服，默默为她点了

菊花枸杞茶，还关照餐厅做菜时“沸腾鱼片里不要放辣”；而林西听说肖一成

有个儿子后，控制不住的失落、慌张情绪也表明她内心的不平静。越是成年

人，对感情的表达就越是克制。尤其是两个在各自事业上有所成就的昔日

恋人，重逢之后明明旧情重燃，但谁都不愿率先低头，这样的情感拉扯让不

少观众看得很“上头”：“我承认我很土，爱看这种破镜重圆。”

很显然，《我们的翻译官》把不少传统恋爱剧的套路又重新用了一遍，例

如男女主角因为错误的理由分手，又在正确的时间相逢；重逢之后的30秒，

观众就已经知道两人必将和好，几乎没有新鲜感。但因为男女主角将外冷

内热、嘴硬心暖的人设立住了，以及两人之间唇枪舌剑的互怼所带来的轻喜

剧效果，为剧集加分不少。正如一名网友所说，如果是对职场内容的硬伤敏

感度不高的人来说，该剧或许有点“好嗑”。

“不职业”的细节影响作品观感

由于律师、医生等专业化程度高、具有较高职业魅力，容易吸引观众的

注意力，因此往往成为职场剧优先遴选的书写对象。但同时，这类题材剧在

剧情、角色设定或表现方式上与现实职场情况相差较大，给观众一种不真

实、不接地气的“悬浮感”，因而长期饱受诟病。时间已经到了2024年，《我

们的翻译官》仍然未能突破瓶颈，未免让观众感到失望。

毕竟，通过职场剧对相关行业有一些基本认识，也是观剧的乐趣之一。

但如果创作者缺乏细致准备，暴露大量“不职业”的细节，则直接影响观众对

作品的观感。例如林西以翻译身份出席酒会时穿着短裙，立即有观众在弹幕上指出：“本人是翻译，

我们的着装礼仪是裙子超过膝盖。”为了表现出林西翻译水准的高超，剧中刻意安排了现场嘉宾听

到她的同声传译后交头接耳、交口称赞的画面，让现实中真正的翻译尴尬了：“不至于这样，导演大

可不必这么夸。”

如果说职业着装上的不得体是因为创作者疏于考证，那么凭借想象而强行制造出的戏剧冲突，

更是削弱了人物专业能力和职场经验的可信度。例如肖一成为了展示产品性能，突发奇想地要求

林西与机器翻译进行现场比拼；而“职业经验丰富”的林西，对这种临时加码、明显超出工作任务范

围的要求竟然也轻易答应下来。在现实中，如果甲方想让乙方增加额外的工作量，甚至是押上乙方

的职业声誉作为宣传自己产品性能的踏脚石，显然需要双方充分的提前协商。但在《我们的翻译

官》中，被描述为“人中龙凤”的男女主角如此幼稚、儿戏地对待自己的事业，难免让观众发出质疑：

“找个真的翻译问一下就知道不会发生这种事。”

业内人士直言，创作不能仅凭对某种职场的想象，而应潜心进入所要描摹的职业中观察、调研，

才能提升剧情与人物的真实性与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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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许旸

■本报记者 吴金娇

■本报记者 卫中

尽管观众吐槽不断，《我们的翻译官》播放热度不低。

第二批甲骨文释读优秀成果一等奖得主陈剑（画面中央者）在获奖情况介绍会上作交流分享。坐

在他左侧的依次是谢明文、蒋玉斌。 本报记者 范家乐摄 制图：冯晓瑜

陈剑解释，殷墟甲骨文中

以前完全不认识的两个等形

的字（上图），就是旧已识之

“徹（彻）”字古体（下图）另一

种写法。（受访者供图）


